
（
香
港
篇
）

AI時代，藝術何為
林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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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說
中國話大都帶
點口音，他們
說的中國話聽
起來有點像唱
歌，甚至包括
在美國本土生
長的、以英語

為母語的華裔孩子。這很像初學
英語的中國人，音節分開說，語
流不連貫，聽起來像說中文。

洛杉磯天普市華裔家庭的郭
氏三姐妹，在當地的中小學有點
全面發展的小名氣，她們的老師
都為有一個 「郭女孩」 學生而自
豪。三姐妹學業優異，興趣繁
多，做義工，學中文，跳中國
舞，練中國武術等，校內校外的
事情，做一樣像一樣。

她們用的中文教材，都是美
國的大學中文系課程了，不過中
文口語，也許出於偏見，我橫挑
鼻子豎挑眼，總能發現一些問
題。英語母語者們似乎很難把握
漢語拼音的四個聲調，聲調區別
意義，一不小心就改變意義。受
英語的連讀、弱音和輕重音影
響，她們的一聲沒有問題，因為
一聲具有高平穩的特點，與英語
的調式基本對應。二聲也還好，
接近英語一般疑問句的聲調。最
難是三聲和四聲。

我無意中對雙胞胎姐妹So-
phia和Jesica說， 「假如用五線
譜來標註聲調的走向，三聲，應
該從二降到一，再升至四，降下
去的細節不要忽略了，句尾詞稍
微再升一點，飽滿一點更好。四
聲，本該從五降到一，如果從四
降到二，幅度不到位，聽起來會

有些平緩。」 她倆說改就改，改
得還很像樣子。只是過一會兒一
不小心，就又可能滑到說英語的
習慣上。這也難免，學漢語不容
易，在沒有語境的環境下更不容
易，好在她們肯學肯練，勤奮。
英語母語者學漢語方塊字，比起
學拼音文字的法語德語西班牙
語，難多了！

「文思泉湧是什麼意思？」
讀初二的小妹Grace，中文程度
比兩個姐姐低一些，她很善於思
考，很善於從姐姐們那裏獲取知
識，愛提問，又例如 「明末清
初」 是什麼意思？我特別欣賞她
們的媽媽李敬的答問。那天
Grace問到 「兩廣」 的意思，李
敬就順便給女兒介紹廣西的桂林
山水和廣東的深圳市。這無疑比
單單回答 「廣東和廣西」 有趣，
Grace順便把兩廣的特點也記住
了。她們的中文課本是簡體版，
那天Grace拿起媽媽從中國超市
買回來的雪餅，仔細閱讀上面的
中文說明，那是繁體字。 「中國
製造」 ，她認識嗎？我很想知道
她對繁體字的涉獵，問道 「這兩
個字是什麼意思？」 她想了想，
問我是不是繁體的 「中國製
造」 。真棒！

Sophia和Jesica即將參加
學術機構的中文測試，如果成績
合格，可算進未來上大學期間的
學分，到時候可以少選一門課，
少交一門課的學費，省錢省時
間，早畢業，早工作。李敬督促
她倆家庭用語要說漢語，話雖這
麼說，女兒們經常一不留神就冒
英語，而李敬又總是回她們一句
「請說中文」 。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邵靜怡 李兆桐

「請說中文」 故鄉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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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授業
回到了學校，父親是一位很稱職的教

師。
父親是一個做事很認真的人，尤其對課

堂紀律的要求很嚴。在父親的四十五分鐘課
堂裏，絕不容許有學生講話、睡覺這樣的事
發生。可是，每一節課總不能按父親要求的
那樣完美，每當發現學生開小差時，父親就
會很生氣，會毫不留情地批評。

在父親的課堂教育批評中，父親說的最
多的話是： 「父母砍柴燒炭去賣，上山鈎松
香油去賣，做擦菜去賣，那麼辛苦地供你讀
書，容易嗎，你卻在這裏睡大覺！」 這時的
父親，通常是一邊說一邊激動起來了，臉色
也已變得通紅，被批評的學生也都被父親如
此認真和嚴厲的神情所震懾，有的還會哭了
起來。

父親是教物理的，但父親對音樂也很喜
愛，父親可以熟悉地演奏二胡、笛子、手風

琴、腳踏風琴這些樂器。那時我剛上初中
了，就在父親教書的學校讀書。父親通常是
在早讀時間教我們唱歌。那時沒有設置專
門的音樂課，全校的學生都集中在四合院
結構的院子裏，一起學唱歌。院子前面是
較高的土坎，前面放着一架腳踏風琴，父
親就坐在那裏邊彈邊教我們唱，有時他還站
起來，揮着手，打着拍子，儼然一位指揮，
教我們一起合唱。那時父親教我們唱《南泥
灣》《二月裏來》《茉莉花》等歌曲，這些
歌至今我還非常熟悉，還經常唱着。

在我初三畢業那年，父親教的三個班的
物理在升中考試中獲得了全縣第一名的好成
績，也就在那年的新學年，父親當上了那所
鄉級中學的教導主任，一直當了十幾年，直
到他退休前兩年才離任。
託體同山阿

父親會下河摸魚捉魚，父親會上山砍柴
挑柴，父親會種田收割，父親會教書唱歌。

這就是漁樵耕讀的父親。
漁樵耕讀，在別人看來，這是多麼恣意

瀟灑的田園生活，多麼淡泊自如的人生境
界。但對父親來說，這是多麼艱辛的農村生
活，這是為貧困所迫的人生際遇。

父親腳下的這塊土地，那麼地可愛，那
麼地珍貴，這是生命的土地，這是生活的家
園，父親生於茲長於茲，父親是這方山水的
兒子，父親是這片大地的主人。

父親因病去世已兩年多了，這次回到
家鄉，看到父親的骨灰墓，穩穩地安落在
一座大山裏。那山就呈一個 「山」 字形，
父親的墓地就造設在中間那條山梁的中
部。兩邊的山梁如懷抱，又如山鷹的兩隻
翅膀，自然地、有力地又親切地把父親攬
在胸前，讓一生操勞的父親好好地安息。
在鬱鬱葱葱的山色中，父親融入了那座
山。

那是父親經常去砍柴的大山，經常去狩

獵的大山，那是多麼熟悉和親切的大山，大
山裏有父親的寄託，有父親的樂趣，有父親
難以割捨的情結，父親踏遍了這裏所有的大
山。

大山的前面，是一片稻田，那是父親生
命的稻田；大山的腳下，是一條小河，那是
父親生命的河。

山水相依，苦樂相伴，父親的一生，就
是山水給予的一生，就是苦中有樂的一
生。

父親，一個從山裏走出來的人，在經過
人世間六十五年風雨的輪迴後，又回到了山
裏，那是父親最好的歸宿。

雖然父親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父
親堅韌、樂觀的性格，寬厚、深沉的秉性，
勤勞、樸素的一生，就如那座安寢他的大
山，在我的眼前厚實地、偉岸地挺立着，激
勵着我，指引着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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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春，從深山溪
澗到平原運河，再至鑒湖
岸畔，一層層鋪展，山水
人文交織層疊。

西南平水群山間，竹
林葱葱鬱鬱，刻石山藏在
其間。這裏是若耶溪源頭
之一，也是秦始皇出遊所

到最南方。《史記》載： 「三十七年十月癸
丑，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公元前二一○年，
始皇最後一次東巡登此山，命丞相李斯撰文
並書，刻石紀功，山遂以 「刻石」 名。故鄉
還有一個秦望古道，也與此次出遊有關。

春山不險，新綠更添柔和。小村前有
花，後有竹。沿石階上行，風穿林葉，沙沙
作響，野花淡紫淺白。正是春筍初生時，從
城區到鄉村，幾乎家家戶戶都在曬筍乾。偶
遇農人在竹林挖筍，徵得同意，我們捧着筍
拍照，筍要白白胖胖才鮮嫩且無蒿氣。

山澗流水叮咚，不知來自哪裏，突然出
現在溪溝，又突然消失在草叢裏。傳始皇坐
於山頂，方石數丈。今石已不存，刻石山
裏，只有溪流鳥鳴和竹林微風。

待走下山，那位老農已經將那袋新挖的
筍載到村口與其他賣筍人一起叫賣了。

李斯執筆、後世摹刻的碑文尚存於大禹
陵──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
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
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 兩千多年過
去，若耶溪在山間匯流成湖，屋舍儼然，田
疇如繡。帝蹤已杳，刻石漫滅，只有這春
景，歲歲鮮活。

山水相依、水陸相生，先民依水而居，
築堰壩或疏或攔，引河道、潤田疇，因水成
堰，因堰成村。古鑒湖有二十八堰，陶堰、
葉家堰、丁家堰……千百年的煙火與智慧，
故事都在一個個帶 「堰」 的地名裏。千畝油
菜花田在河堰鋪展開來，水網映着花影，水
鳥在烏篷船邊掠過。

陶堰古鎮藏在油菜花深處。河道將古鎮
切割成塊，兩岸人家開門臨河推窗即河。此
地多陶姓，是名士之鄉。近代革命家陶成章
生於此，長於此，十五歲做塾師，一生熱
血，心繫家國。不遠處是邵力子少年時的居
所，這位 「和平老人」 ，一生倡教育、謀和
平，晚年仍奔走呼籲祖國統一。

一位騎三輪的老人主動與我們打招呼。
他說陶堰過去沒有街道，河道比現在寬，河
中行船，兩頭搭木板作橋供行走，晚上再收
起木板。他的爺爺與陶成章是兄弟。他本人
九十歲了，晚輩多在國外。

陶氏在明清兩代出了四十多位進士，村
口有一座明代秋官里進士牌坊，為紀念陶堰
第一位進士陶懌（官至刑部主事， 「秋官」
為刑部古稱）而立，也是陶氏科舉望族 「功
名紀念碑」 。牌坊前，偶遇江蘇徐州來尋祖
的陶姓一家人。男孩上高二，大約父母希望
他能承繼陶氏祖先的學霸基因吧。

河邊有人在釣魚，河水一直流到村外，
繞過油菜花田。春日的陽光灑在門楣上，落

在河面上，波光裏淌過的不只是舟楫，更是
一代代名士的風骨。

「我們魯鎮的習慣……出嫁的女兒，倘
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
夏……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
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
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
三十家，都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
貨店。但在我是樂土。」 魯迅筆下的外婆家
平橋村，實際上叫安橋頭，過去這麼叫、現
在依然叫安橋頭。交通卻是極方便了。

故鄉的古鎮中，安橋頭是我最喜歡的之
一。不花哨，不商業，安靜自然。 「兩岸的
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散發出來的清香，夾雜
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 ，魯迅外婆家朝北台
門的河水清淺，兩岸樹蔭蔽日，屋內廳堂陳
設同我的外婆家幾乎一樣（故鄉很多人家大
致如此）。河邊養花種菜，牆角長着野生的
艾，居然未被鍾愛艾餃的故鄉人採去。小石
板橋石縫間長滿青苔。一個小孩子不敢走，
要媽媽牽着才慢慢走過。不知這裏的人們是
否仍然種田打魚，至少看起來他們的生活還
是自己的煙火。

我和姐姐在台門旁小店點了幾樣菜。其
中一樣清水加鹽煮羅漢豆，豆色淺碧，清甜
軟糯。故鄉多用這種最樸素的做法，吃的是
食物的本味。少年迅哥與小夥伴在看社戲的
夜航船上偷來豆這樣煮着吃，今天的我們還
是喜歡這樣吃。

「岸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
羅漢豆」 ， 「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
呢。」 純真豪氣的阿發、聰明的雙喜、善良
的六一公公，留在魯迅的記憶深處，歷經歲
月依舊動人。 「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
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
的好戲了。」

舊時春景月色與人間暖意未曾消散，化
作代代相傳的鄉土情長，打動着每一個眷
戀根脈的今人。一眼望去，便入心，便難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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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瀏覽新聞，見到中國科技公司生產
的機器人完成迭代，變得愈發靈巧，既可以協
助人類操持洗碗、疊衣、清潔等家務，還能完
成踢球、武術、快速跑步等複雜動作。不由感
慨，我們這一代藝術家，竟有幸親歷這樣一個
奇妙的時代，親見科技浪潮奔湧不息，為我們
的日常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創意。

作為深耕書畫藝術數十載的創作者，我曾
循着傳統水墨的道路，也致力於藝術創作在不
同的時代語境中的創變及更新。我們總說 「筆
墨當隨時代」 ，原本以為藝術與時代的互文是
紙墨媒介的革新，是審美趣味的流轉，卻從未
想過，有一天人工智能和新科技會以這般開創
式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也走進我們的
畫室裏，影響並改變着藝術發展的脈絡。

藝術與科技的對話，從來都是催生變革的
重要一環。兩百年前照相機的發明，曾讓無數
畫家恐慌，擔心寫實繪畫從此會被機器取代，
可最終，卻催生了印象派藝術，讓創作走出原
本的固限，開啟光影與色彩的探索；數十年
前，多媒體繪畫的興起，也曾引發諸多爭議，
可如今，已然成為不少藝術家習以為常的創作
方式。當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科技到
來，也將為我們揭開藝術發展的又一新篇。

藝術家的創作，需要天分，也需日復一日
的勤加練習與琢磨。學習古典名篇的技法和構
圖，需以數年甚至數十年功夫細心揣摩；想在
傳統基礎上找尋自己的獨特風格，更需反覆試
錯，不斷探索。而如今，AI就像一位貼心的助
手，熟悉古今中外的不同範式和風格，創作者
只需提供一個主題、方向甚或些許靈感，它便
能瞬間為你呈現出千萬種可能。它能模擬印象
派、立體主義以及後現代的構圖和技法，它能

效仿夏加爾、畢加索或梵高畫中的色彩與意
象，它還能將二維的畫作延伸為三維立體的空
間……如是便捷與高效，固然能幫助創作者抵
達前所未有的新境，讓藝術的邊界變得無限寬
廣，可這些看似光鮮的創舉背後，也藏着我們
不得不思考的難題：AI生成的作品，能稱之為
藝術嗎？當算法能夠輕而易舉模仿古今中外任
何一位藝術家的風格，藝術的原創性，又該如
何安放？

我常想，藝術的本質從來都不是技巧的堆
砌，而是人心的外化，是藝術家獨一無二的生
命體驗、情感與思想的承載。AI創作工具可以
生成近乎完美的線條，可以模仿經典的風格，
卻無法擁有我們在創作時的喜悅或憂傷，熱烈
或靜雅，亦無法體會我們對生活的熱愛、對時
代的思考，更無法承載數千年文明傳承至今的
文化底蘊、哲思與人文情懷。

我從小練習書法，深知「氣韻生動」的背後
是日復一日的錘煉，是筆墨折轉間的心有靈
犀。筆畫的疾徐與頓挫，墨色的濃淡與乾濕，
都藏着創作者的心境與修為。可如今，當AI機械
臂可以寫出流暢的書法，年輕一代的藝術家，
還會沉下心來，用十年磨一劍的耐心，錘煉夯
實基本功嗎？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們
都明白，技術可以輔助創作，卻無法替代「人」
的溫度，那些筆墨間的靈氣與韻律，那些經過
時間沉澱磨洗的技藝與修為，才是藝術創作最
寶貴的本真，也是AI永遠無法複製的寶藏。

面對日日更迭的技術新潮，身為藝術創作
者的我們不必抗拒，也無需焦慮。技術本身沒
有對錯，關鍵在於我們如何使用它，如何讓它
成為藝術創作的支撐，而非阻礙。去年夏天，
我參與策劃的 「書寫的力量」 展覽，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開展，以當代視角再詮釋中華傳統書
畫的精髓。六十位香港具代表性的書畫家、近
百件媒介與風格各異的作品，既有傳統筆墨的
韻味，也有科技賦能的新意，每一件都藏着創
作者的巧思與探索。尤其讓我們欣喜的是在這
場 「中華文化節2025」 重點展覽上，我們既
見到九十高齡的金耀基教授以筆墨寫於宣紙上
的書法作品，也見到 「九○後」 青年藝術家運
用新科技手法創作的、極富實驗意味的新作，
將原本靜態的文字轉化為流動的光影。不同的
載體，同樣的關乎傳統與當下對話的探討與思
考，觀眾駐足其間，彷彿能看到文字在呼吸、
在生長，能感受到傳統書寫與現代科技碰撞出
的奇妙火花。如今，書寫的媒介早已不限於紙
墨之間，而書寫背後承載的精神與力量，則代
代相傳，歷久彌新。

這些發生在身邊的創作故事讓我愈發堅
信，藝術與科技可以互相成就，彼此滋養，而
香港的藝術家們向來都不缺開放的心態與實驗
的勇氣。我們成長並生活在這座中西交融的城
市，既承續傳統藝術的根脈，又不乏擁抱新技
術的勇氣。我們相信並致力探索的，是讓科技
成為藝術家突破自我、創新創作的工具，是讓
傳統藝術在數字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偶爾，我也會試着和AI 「對話」 ，嘗試為
AI輸入指令，看它如何模仿我的風格，或是創
造新的意象，與我筆下的山水和蓮花等相互呼
應，就像與一位新朋友切磋技藝，不乏驚喜。
人與機器並非對立，未來的藝術創作應會朝着
「人機協同」 的方向──AI探索無限可能，而
我們，負責表達情感、守住初心。未來AI的發
展會更加迅猛，會深度參與到藝術創作和傳播
的每一個環節，改變我們對藝術的認知，也改

變我們的創作方式。但我始終相信，無論技術
如何迭代，藝術的本質永遠不會改變，它永遠
是人類情感的表達，是精神的寄託。從倉頡造
字到AI生成，從竹簡絹帛到數字媒介，人類對
美的探索，從未停歇。

我希望與關心香港藝術發展的同仁一道，
搭建更寬廣的平台，透過舉辦一系列跨媒介展
覽，助力藝術與科技的融合互動；培養更多跨
學科人才，讓年輕一代的藝術創作者既懂傳統
之美，又善科技創新。同時，還應守護藝術的
純淨，探討建立適應數字時代的藝術倫理與規
範，讓AI為代表的新科技在健康、良性的軌道
上與藝術共融共生，讓藝術與科技同行的成果
走出香港，走向世界。

君子玉言
小杳

▲林天行《明珠煥彩》，宣紙水墨設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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